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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5月 12日，四川省汶川發生 8級特大
地震不久，除了中國政府派遣的軍隊以外，分散
在四川各地的民間組織，在川震發生後被動員與
聯合起來，產生一股新興的凝結力量。高圭滋和
郭虹就是負責協調這些民間組織的重要聯繫者。
工作坊這次特別邀請他們，描繪四川民間組織在
川震前後的發展概況。
川震悲劇與民間組織的萌芽
5月 12日當天，郭虹在北京開會，聽到消息
後就急著趕回四川，飛往成都的飛機上即發現有
很多的志願者，滿懷援救同胞的熱腸，但沒有計
畫自己到達災區後的去處，只是買了一張機票就
上路。多數志願者到達後，就待在成都機場，幫
忙扛大包，運送物資。
志願者有救援熱情卻尋無門路，主要是因為
中國政府管制民間組織仍很嚴密，合法註冊的組
織寥寥可數。不過地震後，於同年六月由全國人
大第一次為大規模災難出台的法規〈汶川地震災
後恢復重建條例〉中，就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民
間組織參與地震災後重建工作。這是相當罕見的，
即使今年的玉樹地震或者舟曲泥石流事件，政府
都是禁止志願者和民間組織參與救災。
川震的災後救援，除了NGO以外，還包含慈
善業、宗教界與企業界等不在國家序列中的社會
組織。尤其是作為第二部門的企業界，可以提供
較多的經濟資本以及救援的工具，例如江蘇黃埔
再生資源利用公司，就將公司內專門拆除房子的
大型挖掘機，連夜運送到災區，幫助挖掘被活埋
的災民；四川餐飲業聯合發起「愛心大廚房」行
動，提供災民熱食。
民間組織的特色
民間公益組織在救援活動方式上
有其自身的特點：有別於國家幹部往
往先接受上級指示，公民組織強調的
是「公民意識」。例如政府在災後，
通常僅負責將災民安置於臨時住所，
但是民間組織則在戶外為災民播放電
影，替災民辦討論活動，提供公共參
與的機會。
其次，政府主要是由上而下的
「任務導向」，若中央要求地方在災
區興建板房，即使受災情況因區域或
家戶有很大差異，災民仍一律被安置
板房。民間組織則是「需求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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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訪查災區，根據災民需求提供服務。例如民
間組織就發現，災民除了食住等基本需求外，極
度缺乏生活用品，包括衛生用品、紙尿褲、內褲
衣物等；不同的性別或年齡層也都有各自的需求，
例如老人必須要持續服用降血壓等藥物。
第三，民間組織在公共事務上採取「參與
式」方法。郭虹負責的民間組織引導災民的過程
是「志願者幹，老百姓看」、「志願者和老百姓
一起幹」，再到「老百姓幹，志願者看」。當地
的村民大部分在災後重建第一次參與公共事務，
像是與工程師討論臨時過渡房的設計，或與志願
者協商共同參與重建工作的規範。藉由參與，村
民將生活中特殊的需求回饋給民間組織，民間組
織也能累積更多公共參與的能力。
最後，民間組織長期投注於特定的社會需
求，服務經驗得以長期的累積，使得提供的服務
更加「專業化」。例如天津的「鶴童」是專業護
理的民間組織，每位志願者都擁有專業的照護能
力，攜帶的行李全是經過精心準備的護理器材。
當志工一到達德陽災區時，能夠很有條理地為老
人清潔身體、換洗衣服、換床單，以及打掃房子，
給予專業照顧。
民間力量的匯集不僅在於組織與專業能力的
累積，還必須改變公共參與的價值觀，也就是從
「慈善」轉變成「做公益」的心態。慈善是基於
「個人」的善心而幫助他人，通常零散且獨自，
並且做完善事後就中斷；做公益則是基於公共利
益，經由組織解決公共事務，必須遵守組織的原
則，並且對受助者負長期責任，直至培養他們具
有獨自解決原來問題的能力。 （整理：羅兆匡）

